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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新闻报道，评论高考
后考生们最想去的十个城市，各有
各的魅力。现在的考生真是幸福，
考完后便惦记着“诗和远方”，而在
我们那个年代，这是想也不敢想、想
了也白想的事情。作为一个农民的
儿子，高考后我能去的，只有农村那
片广阔天地和城市工地。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三
年，即1979年参加高考的。那时，
考试的时间还是7月的7、8、9日三
天，考完后，我只在家里待了一天，
就被老爹打发到一个建筑工地当小
工。所谓小工，就是给大师傅当下
手，主要从事搬砖、和泥和打扫“战
场”等杂七杂八的活儿。我当时在
家里待得也有点烦，对老爹托人托
脸找的这份工作，一开始还颇有几
分期待。

第二天，太阳刚露脸，我就提着
老妈给准备的午饭——一块玉米饼
子和几个地瓜，兴冲冲地上了路。

工地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我
走走跑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所
谓的工程，就是为县屠宰场砌墙。
屠宰场大院西侧有段院墙因暴雨
和洪水的反复肆虐而坍塌，我们工
程队的任务就是将塌下的院墙重
新修好。

我们施工队共有6个人。一位
掌尺的，用现在话说就是工头，两位
瓦匠师傅，他们都是屠宰场所在村
建筑队的。除了这几位师傅外，还
有我们三位小工，除了我，他们两位
皆跟着掌尺的“转战”了多年。

掌尺的按例交代完当天的活计
后，大家便分头忙活开了。我们三
位小工的头儿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

“小胡子”。他见我戴着个大大的眼
镜，便安排了我一个技术活——和
灰（水泥）、供灰，而他则与另一位负
责搬石、搬砖。

我来上工前，工程已干了几天，
墙已砌到半腰高了。开工后，先是
掌尺的和两位瓦匠师傅，在已砌好
的墙体上扯着两条白线在拉拉扯
扯，而我们三位则按分工，搬砖的搬
砖，和灰的和灰。“小胡子”见我握着
锨，一副老虎吃天的样子，便走到我
的身边，一边告诉我和灰的比例，一
边介绍着技术要领：什么一锨灰、二
锨沙、三舀水，上上下下、翻翻搅搅、
来来回回、搓搓揉揉等等。说完，他
又当场示范了几下，然后把锨塞给
我，抬脚独自到仓库取料去了。

听完“小胡子”的介绍后，我信
心满满，心想这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操起锨就忙活开了。我先是用
铁锨从水泥袋里掏了几锨灰（水
泥），心里诵经似地默念着一二
三。可是，在我掏第三锨的时候，
不知从哪里突然刮来一阵怪风，没
等我反应过来，那妖风就直接将我
锨上的灰粉刮到了我的裤角上。

我当即丢下锨，低下头，伸手朝着
裤角扑打了几下，可是没料到，裤
腿上的灰粉又顺风吹到了我的眼
镜上，顿时，我的眼前便成了一片
灰蒙蒙的世界。我只好将眼镜摘
下来，放在水桶里摆了摆，又拿起
来使劲地甩了甩，然后又掀起上衣
下摆将眼镜上的水珠擦了擦，这才
将眼镜重新戴在鼻梁上。

我重振旗鼓，握锨在手，又掏
了几锨灰，并从旁边的沙堆里撮了
十几锨沙子，堆在灰的旁边。刚要
搅拌，又想起了水，于是，我又取过
舀子。

恰在此时，“小胡子”扛着一包
水泥回来，见我正在舀水，他及时地
开了腔：“你先将灰和沙子盘个窝，
再舀水。”“窝，什么窝？”我不解地问
道。“小胡子”见我一脸的蒙圈，不再
说什么，他将水泥放在地上，直接从
地上拾起一张锨，三下五除二，一个
窝头状的沙灰堆变戏法似地出现在
了我的眼前。我这才恍然大悟。赶
紧往窝里舀了一些水，又操起锨，毛
毛躁躁地搅起来。

我刚搅拌了两锨，窝里的水就
像兔子似地争先恐后地跑出来了。
一时间，我手忙脚乱，忙了这头，顾
不了那头，眼见窝里水从四面八方
突围而出。我只好像个陀螺似地转
来转去，很快，窝就面目全非，水也
流得到处都是。昏头昏脑间，一不
小心，我踩上了水，脚下一滑，正要
与地面来个亲密接触，“小胡子”眼
疾手快，一伸手拉住了我。

我这边灰还没有和好，那边瓦
匠师傅就吆喝上了：“小王，灰！”我
急三火四地将“和好”的灰撮了几锨
丢进小车，又撅起屁股一溜小跑赶
过去。停下车，大气未喘，我又从车
里撮出几锨灰，抛进了脚手架上的
一个灰斗里。师傅用瓦刀从灰斗里
挑出一坨，一甩甩在砖面上，然后又
用瓦刀将灰来回抹了抹，正要上砖，
他突然发现了问题——我和的灰既
散又松，且沙多灰少。师傅当即就
变了脸：“你和的这叫什么灰？”“小
胡子”闻声跑来，见了砖上的灰，当
即开口道：“对不起，焉师傅，小王没
经验，我马上给你再和一些。”说完，

“小胡子”拉上我，三步两步回到和
灰场，掏灰、撮沙、舀水、搅拌，一气
呵成，眨眼间，灰就和好了。他又马
不停蹄地将和好的灰撮进了另一辆
小车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赶
到墙边，拖过一个灰斗，十分麻利地
将车上的灰撮进了灰斗。师傅看了
看灰，这才重又操起了瓦刀。

腾出手来，“小胡子”又将我和
的那斗灰搬下来，直接扣在车斗里，
推回了和灰场，然后，他又指挥我将
灰斗里的灰倒在地面上，交代了几
句，这才向砖堆走去。

“小胡子”走后，我洗了把脸，想

了想失败的经过，心里很不是滋
味。我决定改变原来的“战术”，即
小步快跑——每次只和三锨灰，积
少成多。你还别说，这一招还挺管
用，数量少了后，水也不流了，人也
不急了，稀厚也合适了——全在掌
握。经过半个上午的演练，我终于
把和灰的技术给拿下了，和的灰再
也没引起师傅们的抱怨。

一直忙活了两个多小时后，掌
尺的终于发话了——招呼大家歇一
歇。此时的我早累得腰也不是腰、
腿也不是腿了，全身每一个关节皆
在无声地抗议着。

几位师傅们聚在一起，一边吸
着烟，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聊着
天。掌尺的见我眼镜上斑斑点点，
灰头土脸无精打采的样子，笑着打
趣道：“小王啊，你看你这个样子，还
姓王呢，干脆改姓熊吧？”大家都哈
哈大笑，我则满脸绯红，恨不能找个
地缝钻进去。

劳动又开始了，可是，我却感觉
全身更累更沉了。我在心里想，这
要是在家里，早就说什么也不干了，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加之又被
掌尺的奚落了一番，我只好强打着
精神，咬着牙，拖着腿，也跟着忙活
开了。

晚上7点多，我带着一身的疲惫
和两手的血泡回家了。老妈见了
后，心疼得不行，死活不让我再去工
地了。可是老爹却不理这个茬，仍
要求我明天必须去。

第二天醒来，想想工地，再看看
我手上的血泡，我的头老大老大
的。可我仍逼着自己爬起来，怏怏
不快地上了工。走到门口，老妈从
后面追上来，递给了我一副线手套。

到了工地，干到了半晌，休息
时，掌尺的又向我开了口。我还以
为他又要拿我寻开心，可是没料到，
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和我聊起了家
常。当得知我今年参加了高考，又
得知我是在高考后第二天就出来打
工时，他一个劲地向我竖大拇指，并
主动将自己的水壶递给了我。那一
刻，一股暖流嗖地涌上我的心头。

就这样，我一天天地干着，四五
天后，不仅适应了工地上的节奏，而
且也有点儿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大
概是上工的第八天吧，焉师傅见我
逐渐上了道，干起活来也带“架”了，
便主动将瓦刀递给我，手把手地教
我砌了一段墙。见我上手挺快，砌
得还颇有那么一点意思，焉师傅当
即开口道：“小王，跟我当徒弟吧？”

20多天后，我的高考成绩下来
了——321分。当得知我过了线后，
掌尺的特意送给我一个红色的塑料
皮笔记本。又干了几天，工程完工，
我的打工生涯也告结束。

这20多天下来，除了那一手的老
茧外，我还挣了一笔巨款——17.6元。

南山路小学是百年老校，我是新中国成立
时入学的，二年级就加入了少先队。我的童年
是在这个校园里度过的。那时，学校东西两个
操场中间是一座二层楼的校舍，北楼二层上为
教室，下是教师办公室。校园东西两个操场被
茂盛翠绿的树木包围着，它们仿佛是校园的忠
诚卫士。

丁香树几十棵，间隔在树木中间。春天四
月花开，浓香扑鼻，让人感到生活是香香的。老
师办公室里，每个教师的办公桌上都有一瓶水
生的丁香花，优秀的同学，常有一枝丁香捧在怀
里作为奖励！师生沉醉在浓香的氛围里，在花
香的世界里，充溢着向上、向善、向美的动力！

东操场东北圆拱门被一棵百年紫藤缠绕
着，春风得意着，紫藤花一嘟噜一嘟噜挂满枝
头，小蜜蜂纷纷前来采粉，个把月，大巴豆又一
嘟噜一嘟噜垂下来，同学们在藤下只能仰望，
不敢采摘。藤蔓缠绕，在下面形成了低横的座
椅，同学们或在上面玩耍，或捧读学习，别有一
番味道。

一棵枣树近20米高，高大茂盛，生长在西
操场西边墙下中间，秋天红枣缀在枝叶间。红
枣不是小酸枣，也不是家枣，而是圆圆的介于酸
枣和家枣中间的甜枣，肉厚而蜜甜，口味奇特。
老师教导学生不得随意采摘，只等传达校工李
大爷举着长竹竿敲打，红枣落满地下，捡拾起
来，而后给每个班分上几大碗。教务处宋主任
在校会上告诉大家，红枣分到班里让大家吃，同
学吃后甜在心里，好好学习早（枣）日成为栋梁
之材！同学们掂在手心特别珍爱，品尝着也格
外甜。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校园东边南北并列
的两棵五角大枫树，估计也有百年，树干一个
学子两搂才能抱过来。五月，树上结满蝉翅
成双的种子，种子饱满，呈大圆宝状。枫叶浓
郁，微风吹拂，很逗人。最是深秋，枫叶红了，
整个大树冠红彤彤的，随时准备为优秀学生
送上美好的祝福。北边一棵枫树挂着一副秋
千，这是学生课间一大乐事，男生争先恐后，
只有上课了秋千才会慢悠悠地停下来，下课
了又热闹起来。

高高的白杨树在西操场西北角，在大树杈
上挂一吊绳，绳子有小孩拳头粗，尾部结着大疙
瘩。这成了我们上体育课锻炼的工具和项目，
要爬上去，多数同学是很困难的，往往爬到一大
半就无力了只能慢慢地下来。此时，体育老师
必须做好保护工作。

时隔20多年，我回到母校参加学校少先队
入队仪式，鲜艳的红领巾在孩子们的胸前飘扬，
我这个80多岁的老校友心情无比激动。当少
先队大队长为我佩戴上红领巾，我顿时感到又
回到了童年，倍感荣幸。漫步在母校的新校园，
两座崭新的五层高楼，各项专用教室，配备现代
化教学设施，走廊洁净如洗。操场上，孩子们正
在上体育课，一片欢声笑语。校园四周新栽的
树木同样茂盛翠绿，别有匠心的校长在东楼外
新辟了一块“东篱园”，每个班级都有一块小菜
园，大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特殊风
味。每个班在小菜园里栽有各色鲜花、各种蔬
菜，每天浇水，长得很旺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历代学子，在校园浓
郁的树荫下茁壮成长，我在内心向母校历届敬
爱的师长们道一声：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高考后第二天我去打小工
王锦远 我的南山路小学

于大卫


